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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湖北科技学院“生存
大挑战”派出61名学生奔赴上海、
合肥、杭州、广州等全国十城，郑皓
宇、谭义雄、宋紫莹、沈杨慧、高铭、
张鑫的目的地，是上海。
他们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一 意外之喜
“生存大挑战”不是个新鲜词

儿。2007年夏天，湖北科技学院13

名大学生前往长沙，用100元挑战
生活15天，举国关注。16年后，活
动重启，又一批青年走出象牙塔，直
面社会现实。
申城盛夏的白太阳，热辣辣地

炙烤着大街小巷。舟车劳顿，抵达
上海后，郑珍向学校申请，为2个小
伙儿、4个姑娘在宾馆开了3间房，
好好洗漱一番。大学生们不会想
到，这是未来半个月里，睡得最安稳
的一晚了。
那天傍晚，郑珍带着他们来到

了外滩和南京路。黄浦江霓虹流离
的波涛，在沉浮间给人以错觉：上海
这么繁华，总会有机会的。年轻人
也是这么想的。通过各式App和小
程序，他们早早看好了岗位，约定一
到上海就去面试。
除了打卡城市地标，外滩之行

更是一种考察——万一没找到工
作，摆地摊能养活自己吗？很遗憾，
这扇窗，被关上了。初来乍到的年轻
人依旧叽叽喳喳地兴奋着、好奇着，他
们不像老师想得那么远，天真地觉
得，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或许不难。
现实给他们上了一课，但挥大

棒前，却先给了年轻人一颗甜枣儿。
大家最初的想法不约而同：餐

饮店。还别说，真有人找到了着
落。“唯二”的男生谭义雄被徐汇一
家小龙虾烧烤连锁店看上，下午4

时上班、凌晨2时下班，包吃住，不
过面试时，没提工资。
算是“开门红”，郑珍陪着谭义

雄把行李搬去了那家店的员工宿
舍。进门的那一刹那，仿佛一颗瑟
缩于大上海角落的洋葱，被剥去层

层叠叠的外衣，露出辛辣的真实内
核——逼仄的空间，长着霉斑的墙
纸，上下铺的床位，堆着电饭煲和洗
漱用品的水池，还有大摇大摆爬过
的蟑螂……
安顿好的当晚，谭义雄向随队

的两名宣传员提了个请求：能不能
来他们下榻的酒店“蹭”澡。郑珍虽
然不忍心，但还是拒绝了他。
年轻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

很强的。过了几天，郑珍再去探望
的时候，谭义雄已经干得有模有样
了。老师向餐馆打探，都对这个新
来的临时工赞不绝口。
“他有问过我工资的事儿。我

告诉他，最开始没提的话，过程中也
不要去想了。能包吃住，已是意外
之喜。”郑珍说，“更何况，‘生存大挑
战’本身也是一种财富，教会你面对
挫折，懂得担当。”
谭义雄不知道的是，选择了他

的这家餐饮店，老板娘是咸宁人
——湖北科技学院的所在地。打工
结束的那天，谭义雄还收到了1300

元的工资。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 直面现实
谭义雄的小伙伴们，就没那么

顺利了。
郑珍拿出厚厚一摞名片，“这都

是孩子们面试过的单位”。
她还记得那个中午，自己和两

名宣传员去吃饭，路上遇到了工作
仍没有着落的大学生们，便邀请他
们一起去。走了一段路，年轻人还
是和郑珍道别了。“老师，我们吃不
起。”他们难为情地飞快跑了。郑珍
的目光跟着他们的身影，最终停留
在街角的一家包子铺。
“我们在面店里，听到老板说，

这几天有5个年轻人来问招不招短
工，我一想肯定是他们。”郑珍说着，
都笑了。或许是受到谭义雄的启
发，“大本营”周围的餐饮店，剩下5

人都跑遍了。
开学要升大三的郑皓宇是体育

生，在出发前的设想里，在魔都的

15天应该是充实的，他甚至觉得，
应该可以发挥专业所长，在球馆里
找到一份教人羽毛球的美差。“可没
想到，在陌生的城市，原来找份工作
那么不容易。”大男生嘟囔着，“甚至
连洗碗工都不要我们。”
见同伴吃住有了着落，作为这

支队伍的队长，郑皓宇有些羡慕，有
点嫉妒，但更多是着急。那两天，大
家在烈日下暴走六七个小时，可结
果都是失败，持续的被拒绝让大家
都有些泄气。
“人家不要短工，要有经验的，

我们都不符合。”他叹了口气，那几
天，花出去的每一元钱都像是割肉，
让他心疼又无奈。
年轻人的脑子转得快，队里的

一个姑娘将大家拉到了兼职群里，
发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群
演。“可群演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前
一晚我们应了下来，第二天6点就
要到现场，迟到三五分钟，剧组就不
要了。”郑皓宇回忆。
那天，剧组在没沟通的情况下

在他脸上抹上血浆，让他扮演死
尸。“我觉得挺晦气。”剧组额外包了
个10元钱的红包，大家不欢而散。
来上海第七天，郑皓宇和队里

一个姑娘找到了一份次日在顺丰浦
江中转场的活儿。地方偏，开工时
间又早，两人决定夜里就出发，到了
浦江镇后，要解决住宿的问题，打开
手机软件，动辄数百元的宾馆吓退
了他们，目光逐渐放远，最终落到了
仁济医院（南院）上。
没错，两人最初的选择是，在医

院的急诊将就一晚。可离医院也还
有个二三公里，路上只找到一辆共
享单车，郑皓宇让姑娘骑着，自己在
一旁跟着。
可急诊室怎么会是能让人安歇

的地方？明亮晃眼的灯光，步履匆
匆的人们，嘀嘀鸣叫着的监护仪器，
以及它们交织在一起凝成的压抑
感。没待多久，两人还是退了出来，
寻觅了间网吧将就了一夜。
“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了晚

上8点，一刻都不能歇，快递一车一
车地来，因为我们是临时工，还会被
正式员工责难。”郑皓宇的回忆，带
着委屈和无助，“下午的时候，我都
想放弃了，可最终还是撑了下来”。
那天，他拿到了180元的日结

工资，姑娘是160元，是那段日子里
单日最高的。

三 居无定所
来上海前，高铭是很期待的，甚

至第一天和大家一起去找工作时，
她还觉得“有点儿像去旅游”。
到了晚上，当现实问题摆在姑

娘面前，她就笑不出来了：睡哪儿？
她们先去了肯德基，趴了片刻后发
现并不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在快
要打烊时退了出来；又来到了海底
捞，儿童游戏区倒是能歇歇，也不会
被驱赶，可女孩子脸皮薄，睡了一晚
便不好意思再去了。
“酒店楼下一般不都有沙发

吗？我们也靠着休息过一晚，但凌
晨四五点的时候就会被服务员请
离。”高铭苦笑着。几人住得最久
的，是离“大本营”不远的上海电力
医院。“晚上急诊还开着，不会关
门。”这是家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
不会太忙碌，空调也能阻隔户外的
闷热，暂时成了“无家可归”的大学
生们的庇护所。
不过，睡在急诊大厅也不是个

长久之计，很快被保安发现，让她们
离开。几人合计，却再也找不到如
此“高性价比”的地方了，只好“打起
游击”，前脚从正门离开，绕一圈从
后门进去；一楼躺着可能成“显眼
包”，那就往二楼三楼跑跑……
“白天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打零

工，体力消耗都很大；晚上她们也睡
不好，几乎隔一会儿就被弄醒。”大
学生们的境遇，郑珍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可规矩是死的，她也无能为
力。唯一能变通的，是年轻人居无
定所时，让大家晚上在酒店里洗个
澡后再去找歇脚之处。“这么热的天
气，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汗，如果连澡

都不让她们洗的话，晚上更加休息
不好了。”她这样解释。
高铭记得，“兜里”最少的时候，

只剩下不到70元钱——那是来到
上海的第三天，找不到工作，交通和
吃又没法省，“能吃便宜的就吃便宜
的，能不花钱坚决不花钱”，她这样
描述。这个学艺术的“准大三”姑
娘遭遇过画馆老板“画大饼”后没
给工资；也在找到话务员的工作后
勇敢地为自己多争取了10元的报
酬……哪怕日子稍微“富裕”点，却
也没动过犒劳自己一下或是住得好
点儿的念头。
“回家之后一定先好好洗个澡，

然后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到自然
醒。”她笑着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
形容这段经历，自己会选择一个网
络流行语：泰酷辣！

四 苦乐年华
除了负责守好学生们的安全底

线，郑珍在这半个月里，更多是“旁观
者”的角色。“参加活动的同学都是经
过笔试、面试筛选出来的优秀学生，
有些还是各自院系的学生干部。”她
说，“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
老师，但在社会上只能靠自己。”
在她看来，这15天带给大学生

的，显然不只是“活下来”这么简单。
郑皓宇去顺丰干苦力前，她就

打好了“预防针”，“别看你是体育
生，这个钱不好赚，你得有心理准
备”。当年轻人坚持下来，拿到劳动
所得后，郑珍又告诉他们，底层劳动
人民努力地为生活打拼，更为城市
流畅运行提供便利，有了切身体会
更该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和尊重。
高铭曾去一家餐饮店应聘洗碗

的岗位，但对方婉拒了她，“想找个
有经验的”。郑珍知道后，给了姑娘
另一番启示。“为什么不争取一下
呢？”她说，“哪怕你告诉老板，我免
费为你打一天工，你看看我洗的效
果再决定。或许最终还是没法留
下，但至少你尽力了。”
这座城市，还是对远方的来客，

善良而温存地敞开怀抱。女孩们会
来郑珍的房间洗个澡，打扫房间的
阿姨了解了大家的故事，细心的她
有一天为晚归的两个姑娘下了热腾
腾的面条，年轻人蜷缩在楼层角落
打个盹时，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惊扰
他们……
品味过焦虑、无助、绝望、惊喜、温

暖，郑珍反倒觉得，这15天里能“赚”
多少，没那么重要了。“酸甜苦辣皆滋
味。初出茅庐的他们脱下了‘孔乙己
的长衫’，懂得警惕社会中的险恶，懂
得发现社会的善美，这段日子不仅是
生存的挑战，更是心态的试炼。”
或许多年后，踏上工作岗位的

他们还会抽空做客上海，打捞青春
记忆，致敬这座城市的包容，铭记渺
小但倔强的自己。

百元半月 挑战不可能
7月的最后一天，怡人的蓝天白云，阳光斜

照虹桥火车站，来自湖北科技学院的6名大学
生在车站前露出了笑容。
他们要踏上归程了。这笑容里，有思念、有

喜悦、有自豪，更多的，是一份庆幸。
半个月前，当他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

正午的骄阳似火，炽热又严酷。陌生的城市，每
个人只有100元启动资金，15天内必须自己想
办法赚钱维持生活，不能接受任何非劳动报酬
的资助。

100元，上海，15天，当这3个词语联成一道
算术题的时候，答案似乎能脱口而出——不可能。

本报记者 郜阳

谭义雄 餐饮店临时工张鑫 展会服务员 宋紫莹 展台促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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